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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管是在唐传奇还是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以婚恋和女性的形象为主题的小说都占了很大比例，

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代传奇体小说的经典之作。冯梦龙所

编的“三言”在明代短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本文通过李娃与杜十娘两个女性形象的分析，对

作者思想感情的分析，试图揭示文人孤愤意识、道德责任、尚奇心理等创作的真实意图。

【关键词】  女性文学形象；文人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 I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4－0031－4

〔作者简介〕杨　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学生，四川　成都　610000。

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艺术珍品, 

鲁迅先生评之为“ 近情而耸听, 故缠绵可观”〔1〕。

另一篇是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

百宝箱》(见于《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 以下简称

《杜十娘》),这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艺术宝库中的

明珠。两篇文学作品描写的都是青楼歌馆中的妓女

与贵公子的恋爱。《李娃传》中的郑生属于望族，

是所谓的“荥阳公子”，家资丰厚，进京赶考，却因

为不小心沉醉于妓女李娃的怀抱。当他钱财散尽，

就被老鸨和李娃设计陷害驱赶。郑生于是沦落街

头，唱挽歌谋生，后却又被其父鞭打，差点丧命。大

雪天沿街行乞，他“枯瘠疥厉，殆非人状”，这时又

遇到了李娃。李娃赎身从良，收留郑生，精心呵护，

并督促他读书上进，科举及第。然后，她功成身退，

后“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

之偶”和郑生顺利结合，过上幸福生活。而《杜十

娘怒沉百宝箱》描写的是，京城的教坊名姬杜十娘

在同太学生李甲接触后,深情地爱上了他。她拿出自

己私蓄的银两，帮助李甲也完成自己从良的心愿。

后来经过她的反抗和斗争,终于实现“从良”之愿,

偕同李甲双双南归。但在途中由于遇到富家公子孙

富贪恋杜十娘的美色，在他的挑拨后,杜十娘被李

甲抛弃,后杜十娘怒斥奸人和负心汉，含冤投江而死

的故事。

我把这两篇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的相

同女性题材类型作品放在一起,仔细研究二者既明

显的相似之处和着深刻的差异，以探析古代文人创

作的真实意图和心理。

由两个女性文学形象管窥古代文人由两个女性文学形象管窥古代文人
创作意图和心理创作意图和心理

◎ 杨　越◎ 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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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象分析

李娃与杜十娘都钟情贵公子而始终不渝,这一

方面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下层妇女对幸福生活的渴

望追求,另一方面说明她们现实理智。唯其如此，才

可以解释她们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人、而选择贵公子

们。虽然上层社会门槛难以逾越，但还有改变的一

线希望；而其他人没有承担改变她们命运的经济能

力和社会地位；所以她们阅人无数而都选择了贵公

子。关键条件是贵公子必须忠于感情，不可负心。

李娃认定郑生犹如潜力股可以投资换取相应的社

会价值，决定马上资助他求取功名，高中进士的郑

元和要以死来报答李娃的大恩大德，所以李娃慧眼

识人，她成功了；李甲虽然出生名门，但始乱终弃，

负心无情，杜十娘从良遭挫，自恨所托非人，只能以

死自解。两个女性的命运取决于男性的最终态度，

最终态度为认同这段经历就体现为不负心，所以李

娃以下贱身份可以华贵转身，这就是所谓“取之则

贵”；最终不认同这段经历则体现为负心，所以杜十

娘没有善终，这就是所谓“弃之则贱”了。因而不难

体会将郑元和玩之于掌股的妓女李小姐居然弄个言

开国夫人当当；杜十娘毁灭生命的同时，她更要毁

灭她货色生涯赚取的的巨大价值，依靠这种现实经

济价值她是可以在某种程度内自己选择对象，谋求

新的生活，但不被认同，所以百宝也就一钱不值了。

可见，当时社会价值很多时候比经济价值的更具价

值。

客观上，《李娃传》与《杜十娘》都抨击和控诉

了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 但作者并没有把反映我

国古代下层妇女对自由爱情生活和批判封建婚姻

制度作为创作的主要意图，仅仅表达了作家对女性

命运和意识的朦胧的关注。作品中都有一个封建

家长影子存在,着墨很少，完全没有清楚的形象；虽

然故事中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始终笼罩在可怖的

阴影之中, 如郑公子因与李娃相爱被其父鞭打几乎

致死, 而李甲则迫于其父的淫威将杜十娘卖掉，都

反映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强大。但白行简对李娃荣

升命妇结局的安排说明他对封建制度认可甚至是

赞扬；冯梦龙也没有对代表封建制度的家长加以鞑

伐。冯受晚明思潮影响或许有自由思想萌芽，但他

重点歌颂十娘的刚烈痴情，谴责李甲负心、孙富奸

邪，但对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封建制度却没有鸣

鼓而攻之，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更不可能

跳出历史局限做几百年后的思想先驱。

她们的抗争只限于个人目标。从具体的作品人

物形象上来看。李娃与杜十娘出身和社会地位相

同，她们都是封建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

饱尝人世间的痛苦。作品开篇,都极力渲染了他们的

美丽；虽然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使她们饱受歧视和

摧残，她们却都有着正直善良的品质，都久有从良

之志，个人目标完全一致。但他们同样有明显的差

异。首先是李娃与杜十娘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可以

看到，在她与封建制度做抗争，争取自己幸福的时

候，她的斗争是不彻底，不全面的。李娃在郑公子

沦为乞丐之际,未从老鸨“当逐”之命,拿出自己多年

的积蓄赎其身,以至于“其志不可夺, 因许之”。但是

她虽与郑公子两情相好,对纯真的爱情有着热烈的

追求,却也轻易妥协退让了，在郑生“囊中尽空”时, 

顺从老鸨的意旨“互设诡计”，将郑生骗赶出门。

当她劝导荥阳公子及第为官之后,荥阳公主动聘其

为儿媳,“备六礼以迎之”，其实这实际上是对李娃

在经过斗争与荥阳公子结合行为的否定。它还是说

明了,只有严格“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这一套来履行

的婚姻才是封建社会下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婚姻。而

此时的李娃对荥阳公之命竟然也百依百顺:“娃既

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 极为亲所眷

尚”，俨然此时的她已经从从前的善良纯洁的李娃

变成了封建官僚家庭中贤妇。因此,李娃能够跻身

进入郑家这个高贵的门庭,不是由于她的反抗和斗

争,而是最终以向封建等级门阀制度的彻底投靠为

代价的。她最终没有跳出封建制度的圈子。而且我

们可以分析到，李娃慷慨解囊自赎其身，与荥阳公

子结合, 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对她之前骗郑生的“忏

悔”的因素。这说明她的反抗是立足于个人恩怨的

基础上的,这样她的反封建斗争就随着个人对自由

爱情的追求开始, 随个人目的达到而告终，不具有

完整和彻底性。可以折射出李娃的性格中更多地表

现出质朴善良和纯洁真挚的感情因素,她缺乏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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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那样刚烈的反抗性格。

再看杜十娘则是以与李娃迥然不同的精神面

貌出现的新女性形象, 她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立

的人格。她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爱情和人的尊严的

至死追求, 誓死不向封建势力妥协的强大气魄。这

一女性形象身上有一种烈性的炽热的刚强的美。杜

十娘虽然有沦落风尘的不幸遭遇, 但她并未水性杨

花自甘堕落,也没有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暴自

弃。而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跳出火坑,过着夫唱妇

随的自由生活。因此她敢于同命运抗争,“久有从良

之志”的她为实现这一愿望进行了不屈的反抗和斗

争,她机智地利用老鸨的贪财心理，实现了从良的愿

望。而当她得知李甲因几句话的挑拨就无情地把

她出卖了的时候五雷轰顶,从梦幻中清醒了,自己一

直以来抗争的结果是个残酷的现实。一直积极争取

自由和爱情的杜十娘走上了选择以死殉情的必然

之路，她带着满腔的悲愤, 毅然投身于汹涌的波涛

之中,用她年轻的生命,宣告了抗拒对自己命运的摆

布,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叛逆性格是与李

娃截然不同的。

李娃的反抗随着个人追求开始而开始, 随着个

人目的达到而告终；一旦命运已经改变，无需再做

抗争。杜十娘最突出的就是以死同命运抗争的刚强

个性；她的反抗空前激烈，原因在于她绝望的意识

到目标无法实现，门槛高不可攀，所以一死明志。

当时的社会制度注定了她们要么是归顺和要么死

亡的必然命运

她们的结局具有道德教化价值。《李娃传》与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结局是有极大差异的。前

者是一个是表面“大团圆” 式的喜剧性结局, 后者

是一个美人香消玉殒，愤怒投江的悲剧性结局。我

为什么说《李娃传》是表面上的大团圆，因为我们

所看到的这种喜剧式的结束，其实是一种自由抗争

归顺封建压抑的结果。作者这样安排给李娃的结

局是因为无法给李娃安排一条更好的出路,所以只

好把反门第的爱情与官宦道路结合起来,在封建阶

级的旧有意识内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以郑父默许

婚姻，和李好最终进入封建营垒为归宿。在唐到晚

明的传奇故事及墨客骚人的生涯里，妓女尤其是名

妓（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柳如是，李香君，她

们与文学、雅兴、国运、气节之类的话题分不开，她

们在货色的同时也充当道德劝谕者的角色，要求文

人走正统的道路：或谋功名，或取天下，或保晚节。

冯梦龙编订的《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

夫》同为士子妓女题材的小说，才子王显龙为妓女

玉堂春伤心，朋友劝的一段话："须知那功名比婊子

重要"，婊子纵使有情到底还是婊子，而仕途功名是

万万不可耽误的，婊子的出现不过是为了士子迷恋

烟花造设一个绝境，为后面发奋求取功名做一个反

衬，一旦功名到手也就是迷途知返的象征，而参与

其中妓女转身一变成了当然的现实的挫折教育者、

甚至公子哥儿们最终浪子回头、成才成功的砥砺

者，所以她们同样具有道德价值。因此也就不难理

解《李娃传》中，害得郑生沦为唱丧歌的乞丐并最

后僵卧雪中的李小姐，一旦良心发现或者现实选择

资助郑生成功后，前面她的无情绝义、心狠手辣也

就一笔勾销了。

二、创作意图分析

在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差异实际上是作者思想

和情感的不同决定的，我们可以结合作者的时代背

景、个人经历找寻创作意图的轨迹。

我们分析白行简创作《李娃传》，可以发现两大

意图。一是攻讦政治对手：宋代学者刘克庄（《后村

先生大全集·诗话（前集）》认为：认为《李娃传》是

牛李党争的产物，是一篇政治影射性文章。白行简

为为牛党后期的领袖人物白敏中的族兄。《李娃传》

文中的男主人公荥阳生（郑生）则影射李党人物郑

亚，暗指郑亚娶娼妓为妻，郑畋为娼妓之子。刘开荣

《唐代小说研究》中论“作者白行简的身世和创作

《李娃传》的立场与态度”时就认为，白行简之兄白

居易属于牛党集团，遭到李党陷害，被贬江州司马，

这件事“对于白氏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

地位，具有极大的损害性”，白行简“在愤懑之余，

把在民间流行的故事，写成小说”。这种分析是很有

道理的。我们不能否认白行简创作动机中暗含玷污

政敌之意。二是曲折表达个人诉求：白行简家世名

门，进士出身，只做到郎中，郁郁不得志。他通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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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是对自身处境不满，谈不上反抗。特别是李娃

夫贵妻荣的结局更说明没有反对封建制度和礼教

的意思；李娃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折射出白行

简对跻身高位、飞黄腾达的艳羡，表达了自己潜在政

治欲望。一个妓女可以博得汧国夫人的崇高政治待

遇，而白行简是名门进士却只能沉沦下僚，两者之间

强烈的对比，显然曲折表达了白氏对现实的不满和

政治的诉求。他思想的局限性也正在这里。

我们分析冯梦龙创作《杜十娘》，可以发现主

要有思想和情感两大原因。一是表达个人思想：冯

梦龙一生科场失意，生活落魄，思想受明代哲学家

李贽影响很大。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

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在冯梦龙的著作《广笑

府序》中提出了道学杀人的控诉，观点一脉相承于

李贽。李贽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认为优秀文学

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冯梦龙的文学主张

“性情”说则是“童心说”继承发展，冯梦龙在《叙

山歌》指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杜十

娘》完全是作者自己文学主张“性情”说的最好实

践。二是宣泄个人情感：冯梦龙曾与苏州名妓侯慧

卿“几番中热难轻舍”， 但家境拮据，于是慧卿嫁

给了为其赎身的有钱人。尽管慧卿奋力跳出风尘的

做法合情合理，但为之大病一场的冯梦龙可能认为

“婊子无情”，愤而“遂绝青楼之好”。刻骨铭心的

爱情经历，深刻影响冯梦龙的人生态度，更深深影

响了他的创作。他对杜十娘的刻画如此传神，在这

一女性形象身上赋予刚烈而炽热的美，使其焕发着

女神的光芒。在冯梦龙的笔下，杜十娘根本就不像

一个妓女，是大大超出常人的贞女烈女，这正是他

认为侯慧卿应该做的。杜十娘对于爱情的坚贞不屈

与侯慧卿绝情而去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李甲负情的

无情批判正是冯梦龙对侯慧卿的批判，同时也是

他自身真情实感的一种发泄和排解。

三、创作心理分析

通过杜十娘和李娃两个女性形象身上不难看

出当时文人创作意图的普遍特点。

第一，文人的孤愤意识。强烈的入世欲望、突出

的个人才华和抑郁不得志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产

生了文人不平衡心理，我们称之为孤愤意识。《李娃

传》暗含对政敌的讽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对负

心人的鞭挞，都是文人孤愤意识的自然流露。

第二，文人的道德责任。中国文学很早就确立

了“教化为先”的传统，中国文人虽然自身可能放

浪形骸、无视名教，但总是怀有文化人天生的道

德优越感，喜欢著文说教，希望对世风伦理有所裨

益。古人认为任何人都有遵守并弘扬道德的责任，

即使人尽可夫的妓女也肩负忠贞的道德义务，而李

娃和杜十娘都是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值得歌颂，可

资教化。

第三，文人的尚奇心理。古人认为，微至正之

道，需至奇之文来表达。正是这种尚奇心理使古人

塑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李娃杜十娘是不

符合封建正统的观点的社会底层妓女，但是文人

从尚奇的心态来挖掘了她们，这就使人们在正统女

性文化之外，用新的视角来认识道德伦理，印象更

加深刻，教义更为深刻。

四、结语

《李娃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不仅是

文人对坚贞爱情理想的大胆歌颂，也是久受压抑

的文人们对道德人伦的理想追求，更是文人们“经

世致用”人生观的展露。

（责任编辑　彭东焕）


